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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墙被刷成黑色、屋顶一盏白炽
灯、进门一套棕皮沙发和一张茶几。这
里就是3个年轻人和他们小伙伴的工作
室。名字起得很炫酷，叫“北影纪”。目
前，工作室有14名同学。

房间不大，约20平方米。径直走进
去，最里面3张桌子拼成的一张大桌，上
面密密麻麻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相机、电
脑和各种器材。房间两侧的书架上，也
是各种摄影设备，放得满满当当。

工作室由单一栋、麻恩瑞和蔡志洋
和另外 3 名同学于 2021 年创办。除了
承接商业活动拍摄项目外，这里主要
是一群星空摄影发烧友的聚集地。这
一点，墙上挂着的一张张照片就能印
证。肩扛三脚架、手拿照相机、放飞无
人机⋯⋯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在山
巅定格了最美好的友谊。

随着每年毕业离校，工作室前前后
后送走了两批成员。去年是单一栋，今
年夏天，麻恩瑞和蔡志洋也要毕业了。

“希望工作室可以一直办下去，让更多
人爱上头顶这片星空。”谈到这个话题，一直
活泼开朗的麻恩瑞和蔡志洋，顿时语气沉
重起来。很快，麻恩瑞话锋一转，指向了桌
子旁正在修图的一个女同学，“不过，我们有

新鲜血液，她是今年新招的唯一一个女生。”
她叫王紫怡，是 00 后，来自艺术创

意学院数媒专业。紫色卫衣、长发微
卷、笑起来甜甜的，略显青涩、腼腆。但
是，当记者和她聊起拍摄星空时，她的
眼睛顿时有了光，话也多了。

“学长们太牛了，我觉得星空摄影
很酷。”“跋山涉水，非常辛苦，你敢去
吗？”记者问。“当然敢，我不怕辛苦。”

听到“徒弟”斩钉截铁的回答，两个
“师傅”不由得仰头哈哈大笑起来。这种
志同道合一起追梦的氛围，也是工作室
成员最看重的。“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在拍摄星空中结下了友谊，也收获了宝
贵的人生经验。”工作室成员阮琢朗说。

单一栋去年毕业后，回绍兴老家创
业，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他在电话中
告诉记者：“现在不像在学校里时间多，
但是我还会继续拍星空，不会因为毕业
就放弃自己热爱
的东西。”这番话
也说出了麻恩瑞
和 蔡 志 洋 的 心
声。“追星，我们会
坚持到底。”麻恩
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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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恩瑞、蔡志洋不久前经历了一次
失败的星空拍摄。这种挫折在追星之旅
中时常遇到。

这次失败的拍摄是在 3 月 24 日。
这天晚上，我国多地都观测到了一场美
妙的星空童话——月掩金星。对拍摄这
一天象，麻恩瑞和蔡志洋期待已久。

月掩金星，就是月球在视线方向上
恰好遮挡住金星。如果天气好，人们肉
眼就能看到，明亮的金星会短暂地被月
亮遮掩，一段时间之后月亮移开，金星又
从它背后“钻出来”。

麻恩瑞、蔡志洋分别就读于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和艺术创意学院，
他们和去年刚毕业的校友单一栋一起玩
星空摄影已有3年。

宁波四明山、西藏、新疆⋯⋯这个00
后三人组全国各地追星，已拍摄上万张照
片，在网络上拥有大批粉丝。

当天晚上6时，记者约了麻恩瑞和蔡
志洋采访，想随他们一起追星。刚到学校，
就见小伙子们迎面走来。

浓眉大眼、面部棱角分明的是麻恩瑞。
他身穿棕色短夹克搭黑卫衣、一条咖色灯芯
绒长裤，显得帅气干练。一旁的蔡志洋，看
上去酷酷的，黑色皮夹克搭配卡其色工装
裤，一副时髦的黑边眼镜占据了半张脸。

“来得正好，走，爬楼！”两人手拿肩
扛，带着三脚架、相机、电脑等器材走在
前面，记者跟在后面。这次的拍摄地点
选了一幢5层楼的楼顶。

他们腿脚麻利，爬楼速度快。“你们慢慢
来，我们平时爬山练出来了。”望着身后气喘
吁吁的记者，两个大男孩扭过头笑着说。

深灰色天幕下，偌大的顶楼异常安
静。由于上午一直下雨，中午过后才停
歇，到了傍晚云层依然很厚。

“不太妙，观测条件不是很理想，我们再
等一会，看看情况如何。”

两人调试设备时，记者注意到，他们
在手机和电脑上，不停地切换着十多款天
文气象软件，有看光污染的、有天气预报
的、有看星象位置的⋯⋯凑过去看看，满
眼都是参数和图形。

“拍星星不是直接拿起相机就能拍到
的。”麻恩瑞说，它需要借助各种专业的软件
和器材。比如，用赤道仪抵消拍摄时地球自
转的影响，用天文专用软件Star Walk确
定星星的精准位置，后期还要用堆栈降噪法
让照片展示出肉眼无法捕获的细节⋯⋯

“这次还算少的。”蔡志洋双手把皮
衣领子竖了竖，扶了扶眼镜说，最多的时
候要用到 20 多种软件。记者问，这么多
软件都能学会吗？“不难，上网看教程就
能学会。”他自信地说。

大约过了 1 个小时，天空彻底暗下
来了。电脑屏幕光照亮了两人清秀的脸
庞。麻恩瑞叹了一口气：“云没有一点散
去的意思，今天拍不到了。”记者抬头望
去，只见灰色的云朵像棉被一样盖住了
天空，拍摄计划“泡汤”。

“我们习惯了。”麻恩瑞笑着说，像这
样受挫的情况，他们遇到过很多次。“这
也教会我坦然面对不确定性。”麻恩瑞一
边收拾器材一边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
星空摄影充满不确定性，每次就像开盲
盒，但也充满了魅力。

受天气影响
每次拍摄像开盲盒

在月掩金星之前，小伙子们最近一
次疯狂的追星是在两个多月前。

1 月 29 日，正值寒假。单一栋在天
文软件上看到C/2022 E3（ZTF）彗星接
近地球的消息。

据专业软件测算，浙江的最佳观测
时段有两个：1 月 31 日和 2 月 1 日；两个
时段的最佳观测地点，分别是遂昌南尖
岩、景宁九龙山周边。

千载难逢，一定要去拍。单一栋立
刻把麻恩瑞、蔡志洋拉进新组建的微信
群 ，并 向 他 们 发 出 邀 请 ——“C/2022
E3（ZTF）彗星掠过近地点，它 5 万年绕
太阳一圈，上一次和地球‘擦肩而过’还
是旧石器时代。如果错过，它再次造访
将是 5 万年之后⋯⋯明天就去拍摄，走
不走？”“走！”3人立即达成一致。

1 月 30 日下午 5 时，分头出发的 3
个年轻人抵达南尖岩，开启了追星之旅。

由于拍摄点在人迹罕至的山顶，几
乎都是“野路”，他们一边找村民打听，一
边放出无人机“探路”，每人负重10公斤
上山。然而上了山才发现，前面有一座
高山刚好把拍摄最佳视角挡住了。

“天还没全黑，赶紧换地方。”还没来得
及坐下喘口气，几个年轻人又掉头下山。

开车20多分钟后，他们终于找到了
一个合适的山头。麻恩瑞和蔡志洋开始
麻利地扎帐篷，单一栋则开始装相机。

1 月 31 日凌晨 4 时，东方欲晓。静
谧的山巅，繁星熠熠。突然，一颗翠绿色

“光球”出现在夜空，耀眼的“尾巴”在黑
色天幕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光带⋯⋯

“拍到了！”彻夜蹲守的小伙子们，从

椅子上跳起来翻看 6 台相机的成像，兴
奋地摆了一个“剪刀手”。

这颗罕见的绿色彗星，彗核直径约
1.6千米，彗尾绵延数百万千米，但在照片
里，却只有小小一点。这团难得一见的绿
光，照出了生命的渺小和时间的深邃。

3 个小伙子仍未尽兴。为了拍摄更
多、更好的照片，当天下午，他们又赶往
九龙山，打算继续拍摄。

没想到，困难接踵而至。在距离目
的地数公里的地方，山路突然变成“N”
字形。颠颠簸簸、起起伏伏，车子龟速前
行1小时，才走了8公里。

天色已暗，向前还是折返？3 个年
轻人深刻体会到了进退两难——向前，
要颠簸 2 公里，而且还得再爬一座海拔
500米的山。能否顺利到达，很难说；返
回，要颠簸 1 小时，但没能按计划拍摄，
心有不甘。

由于接连赶路，又饿又困，加之眼前
的混乱状况，大家茫然失措。“最担心的
是车子爆胎。”麻恩瑞回忆，如果爆胎，那
将是一场灾难。最终，3 人稳妥起见，决
定原路返回。

“有生之年，我们不会再与这颗彗星
相遇了。”单一栋感慨地说。

小伙子们把在南尖岩拍到的彗星照
片发到网上后，引发了粉丝集体“膜拜”，
这也让艺术创意学院的张赛和杨军武老
师感到欣慰。“几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和毅
力，为了热爱的事情，他们非常执着、不
怕困难。”张老师说，他们正是在这种历
练和磨难中，练就了过硬的技术和心理
素质，“这3个同学未来可期。”

跋山涉水彻夜蹲守 只为五万年一次的邂逅

3个小伙子拍到的C/2022 E3（ZTF）彗星

完成野外拍摄后，单一栋（后）、蔡志洋（中）和麻恩瑞（前）三人合影。（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蔡志洋作品《点亮星空》，摄于遂昌南尖岩。

单一栋作品《星空下的风电机》，摄于东阳东白山。

蔡志洋（左）与麻恩瑞（右）拍摄星空。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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